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顏王務至今

中國古代寓言之發展，始盛於先秦，式微於兩j冀，消沉於六朝，復興於唐宋(島，

轉變於明清。源遠流長，題材廣泛，風格多樣，故論者謂:先秦哲理寓言，兩漢勸

戒寓言，唐宋諷刺寓言，明清誠諧寓言，共同構築成一條宏偉絢麗、曲折變化之藝

術長廊。@

寓言至唐宋而復興，與古文運動的興起有密切關係。換言之，寓言復興乃是古

文復興之一環。因「寓言」乃兼具故事與寓意之文體，而故事的舖敘，較適宜藉散

文表現，是以六朝耕儷盛而寓言衰:陪末唐初以來，古文i斬興，寓言亦漸盛。自貞

觀年間，謝但作〈愚夫哲掃論>，其後盧照鄰〈窮魚賦〉、裴炎〈猩猩銘序〉、李

華〈鴨執狐記〉等寓言佳構相繼出現，如桃李綻放於早春。惜謝、盧、斐、李諸人

所作寓言，為數不多，未足名家。第一位大力創作寓言而成就可觀之唐代古文家，

厥為河南魯山元結。

二、元結之生平、時代及文學觀

(一)生平

元結，字決山，始號元子，繼稱獨3干子、浪士、漫郎、聲壁，後稱漫鹽。生於

玄宗開元七年，卒於代宗大曆七年(西元七一九~七七二)。其先為後魏拓跋氏，

自決山高祖以下，皆在唐朝為官，代居太原。父延祖因魯山縣商餘山多靈藥，遂移

家魯山@。

@鄭振鐸〈寓言的復興〉云: r 到了明時，寓言的作者，突然有好幾個出現，一時寓言頗有復興

氣象。 J (文見〈中國文學研究新編) ，明倫出版社，頁一二O七)以為寓言復興於明朝;陳

蒲清〈中國古代寓言史〉則云: r 唐宋是中國古代寓言創作的復興時代。J (駱駝出版社，頁

一七三)陳說較得其情。

@參陳蒲清〈中國古代寓言史﹒小序〉

@關於元結詳細生平，請參孫望〈元次山年譜)(世界書局〈新校元次山集〉後附)、李建崑

〈元;欠山之生平及其文學) (台灣商務印書館)第一章。本節所述，著重於與其寓言創作相關

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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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山少時惆績不羈，十七歲始折節向學，師事從兄元德秀。德秀嘗為魯山令，

性情狷介質樸，有名於士大夫@。天寶六年(西元七四七年)丁亥，玄宗因承平日

久，欲廣求天下士，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，次山乃赴長安，著〈皇讓〉三篇，諭

陳其淑世昌國之宏圖。時相國李林甫柄政，以朝野之士偎多，恐洩聶當時之機，議

於朝廷曰: r 舉人多卑賤愚賴，不識禮度，恐有但言，汙濁聖聽。」於是奏待制者

悉令尚書長官考試，試如常吏。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，遂表賀人主，以為野無遺

賢@。次山悵然將東歸，鄉人有苦貧賤者，欲留長安依託時權，徘徊相謀，乃諭之

曰: r 人生不方正忠信以顯榮，則介潔靜和以終老。」鄉人於是借歸。因而感嘆:

「貴不專權，罔惑上下:賤能守分，不苟求取，始為君子。」次山方正介潔之思想

性格，頗有德秀之風，而其寓言作品中所呈現之主題、風格，實根源於此種人格特

質。

天寶七年，決山復避長安，對於時人負緣權貴、貪婪苟取之醜態，有更深刻之

感觸，作〈丐論〉、〈寐論〉以抒憤激、矯時俗。九年至十二年間，因多病習靜於

商餘山，自稱元子，著〈元子〉十卷，是其隱居求道，學行俱進時期，作有寓言〈

心規〉、〈戲規〉、〈處規〉、〈出規〉、〈惡圓〉、〈惡曲〉、〈訂司樂氏〉、

〈時化〉、〈世化〉、〈述時〉、〈述命〉、〈述居〉等，身在山林，而心憂黎庶，

有高世之才而不得用，故辭多怨慰鬱悶。章學誠云:r (元子〉作於天寶乙未以前。

次山之才，壯歲不獲一篇，故本屈騷之志，而蕩肆於莊周之寓言。 J®可謂知言。

天寶十二年，次山三至長安，次年春，躍進士第，後仍居商餘。十四年安祿山為亂，

乃舉家避難於猜3干洞(在今湖北大冶) ，後又遷居於灑溪(湖北瑞昌) ，自號浪士，

作〈浪說〉七篇。

乾元二年(七五九) ，肅宗間天下士，國子司業蘇源明薦次山可用，召詣京師，

於是作〈時規>，上〈時議〉三篇，悉陳兵事。肅宗悅，躍為右金吾兵曹參軍，攝

監察御史。三年，理兵泌南，見安史亂後「殺傷勞苦」、「街郭亂骨如古屠肆」之

@{資治通鑑﹒唐紀三十〉載玄宗開元二十三年: r 時命三百里內刺史、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

樓下，各較勝負。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，皆衣文繡，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。魯山令

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，連祺歌<-f-薦〉。上曰: r 懷州之人，其塗炭乎? j 立以刺史為散官。

德秀介潔質樸'士大夫皆服其高。」德秀卒子天寶十三年，次山作〈元魯縣墓表>，曰: r 於

戲!吾以元大夫德行遺來世清獨君于、方直之士也蠍! J

@事見〈新校元次山集〉卷四〈喻友〉、〈資治通鑑﹒唐紀三十一﹒玄宗天寶六載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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衷凡人不能絕貪爭毒亂之心，守正和仁讀之分。」

上元元年(七六0) ，辭監察御史，任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，作〈漫記〉

七篇。次年，史恩明為其子朝義所殺，乃撰〈大唐中興頌〉。代宗寶應元年(七六

二) ，因老母久病，乞免官歸贅，居武昌獎水之郎亭山下，放情山水，耕釣自娛，

漁者稱為「聾要J '酒徒呼為「漫要J '作〈自釋〉、〈漫論〉以自嘲。

廣德元年(七六三) ，決山奉詔任道卅刺史，明年至道州，作〈春陵行>，有

序云: r 道州舊四萬餘戶，經賊已來，不滿四千，大半不勝賦稅。」因進〈免科率

狀>，請免百姓租稅。永泰元年(七六五)，罷守道州，赴衡陽，時孟士源鎮湖南，

建茅閣，次山為作〈茅聞記>，寓賢人當效茅閣之蔭麻蒼生。明年，復任道州刺史，

其寓言小品〈菊圍記〉當作於是時。

大曆三年(七六八) ，華勳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略守捉使。四年，r母憂，

居j吾溪守喪，杜門謝客，生活清簡。七年，朝京師，過疾卒，享年五十四。贈禮部

侍郎。

綜觀決山生平行事，正如種柱蛇立於濁流之中，一心唯以匡時濟世為念，因其

憂世殷摯，故憤世沉深。章氏謂其「與時椎鑿，其心切於憤世，故氣尤亢。J®錢

基博評其「性不諧俗，制行高潔，而閔時憂國。忠誠之意，形於筆墨。J®洪山寓

言諸作，正是其秉筆為劍，針眨時弊，諷刺時俗之集中表現。

(二)時代

盛唐中唐之際，就政治局勢言，是大唐帝國由盛轉衰之關鍵時期，安史之亂使

國力大傷，政局動盪。就社會民生言，大亂之後必有凶年，盜賊過處，燒殺劫掠，

生產停頓，而府庫空虛，急徵暴賦，民不聊生;就文學風氣言，古文運動正逐漸興

起，風雅寄興、宗經明道之文學主張逐漸抬頭。

唐代政局之敗壞，肇端於開元末年以後，玄宗因在位日久，怠荒政事，f妥信李

林甫'重用安祿山，寵愛楊貴妃，致使姦邪進賢士隙，武臣跋廬，國事日非。

李林甫自開元二十四年(七三六)用事，r 蔽塞人主視聽，自專大權J®' 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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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書言事者皆飄去，阻絕諒詩之路。其人城府深密，莫窺涯際，好以甘言咯人，而

陰中傷之，不露辭色。「有堂如但月，號月堂。每欲排構大臣，即居之，思所以中

傷者。若喜而出，即其家碎矣。J®雖老姦巨滑，無能逃其術者。林甫居相十九年，

市權固寵， r 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為上所厚、勢位將逼己者，勢百計去之，尤忌文

學之士。 J ®故天寶六年，玄宗欲廣求天下士，李林甫卻玩弄試務，盡點布衣之士，

上表賀「野無遺賢J '不僅扼殺元結、杜甫等應試賢才仕進謀國之希望，亦嚴重斬

傷唐政之生機。

安祿山體格充肥，腹垂過膝，外若癡直，內實狡黯。善誤媚，賄路往來使者，

人多盛稱其賢。加以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，尊寵間己，乃請專用蕃將，故玄

宗寵祿山益牢，以至於出入宮撤不禁，或與貴妃對食，或通宵不出，帝亦不疑@。

後兼領三錯，賞刑己出，日益驕恣;又見武備墮施，有輕中國之心。掌書記高尚，

趁勢為之解圖識，勸之作亂。祿山於是養蹺勇、畜戰馬，於天寶十四年發兵反於范

陽，煙塵干里，聲鼓動地。其後史恩明父子繼亂，前後為禍八年，唐政從此一臟不

振。

經戰亂長期躁繭，扑|縣殘破， r 荒草千里，是其疆耿;萬戶空虛，是其井昌;

亂骨相枕，是其百姓;孤老寡弱，是其遭人。J @兼以「攤戶」之弊，逃亡愈多，

攤稅愈重，米價愈貴，生計愈艱。〈廿二史前記)r 唐前後米價貴賤之數」條云:

「貞觀時，斗米三錢。玄宗東封泰山之歲，東郡米斗十錢，青、齊米斗五錢。自安

史之亂，兵役不息，田土荒蕪，兼有攤戶之弊。......由於均攤逃戶，十家之內，五

家逃亡，即令未逃之五家均攤其稅，如石投井，不到底不止。是以逃亡愈多，耕種

愈、少。代宗永泰之年，京師斗米一干四百。最甸按穗以供宮廚。至麥熟後，市有醉

人，已龍為祥瑞。較貞觀、開元時，幾至數十百倍。J ®故元結於<左黃州表〉中

慨嘆: r 於戲!天下兵興，今七年矣!河准之北，千里荒草;自關以東，海潰之南，

屯兵百萬，不勝征稅。」於〈時議〉中哀憫:r 今天下殘破，蒼生危急，受賦役者

@(新唐書〉卷二二三上，姦臣上<李林甫傳>。

@(資治通鑑﹒唐紀三十一﹒玄宗天寶六載〉

@(新唐書〉卷二二四下，逆臣上<安祿山傳>。

@(新校元;欠山集〉卷七<請省官狀>。

@趟翼〈廿二史前記〉卷二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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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寡弱貧獨，流亡死生，悲憂道路，蓋亦極矣。」實深有感於戰禍、賦役交逼下生

.璽之塗炭也。

至於決山所處時代之文風，乃是研儷之習未褪，古文生面漸開之過渡期。自初

唐史官李百藥、魏徵、令狐德華、李延壽、姚思廉等，鑑於南朝雕球蔓藻，r 流藹

不已，迄於喪亡J@之教訓，多秉宗經尊聖，輔佐教化之文學觀。其後，陳子昂力

矯五百年來「文章道弊J '主張恢復興寄精神與「漢魏風骨」。開元、天寶之際，

蕭穎士自述「平生為文，格不近俗，凡所擬議，必希古文J ' r 經術之外，略不嬰

心 J(@' 拇棄魏晉以來之研文:李華標舉「文章本乎作者，而哀樂繫乎時。本乎作

者，六經之志也;繫乎時者，樂文武而衷幽厲也。 J®認為為文當宗經明道，化民

成俗，崇尚簡易，文質相 i齊。蕭、李等人於古文運動之理論建設，自有其功績，情

其創作未足以繼。錢基博謂: r 穎士及華，碌碌麗辭，猶嫌i前洗不盡，不如元結之

瘦硬通神，範經鑄子，務到綺靡以臻於簡古不蹈襲。 J@則知乘此風雲際會，而能

以傑出之古文創作， r 為中唐古文運動舖下坦途 J (動者，決山之功也。

(三)文學觀

由於處身奸邪弄權，政局日非之時代，次山一生徘徊於仕與隱之岔路，而其思

想亦兼具儒家之熱情淑世與道家之消極i塵世。表現於文學觀上，便是以道家之辭，

寫儒家之情，即是在內容方面，以「救時勸俗」為依歸;形式方面，貝IJ追求簡古自

然。

灰山於〈文編序>中，嘗自述其創作歷程云:

..吏方年少，在顯名跡。切恥時入諂邪以取進，姦亂以致身，徑欲填陷

於方正之路，推時人於禮讓之處。不能得之，故優游於林塾，拱恨於當世。

是以所島之文，可戒可勸，可安可1頃。......爾來十五年祟，史經喪亂，所望

全活，豈欲跡參戒旅，苟在冠冕'觸踐危機，以~榮利?蓋辭謝不免，未能

逃命，故所島之文，多退讓者，多激發者，多哇恨者，多傷問者，其意必欲

勸之忠孝，誘以仁息，急於A直，守其節分，如此非救時勸俗之所須者數!

@王通〈中說﹒王道}。

@{全唐文}卷三二三〈贈韋司業書〉。

@{全唐文}卷三一五〈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河集序〉。

@錯基博〈中國文學史}上冊，頁三三七。

@羅聯添〈唐代文學論集〉上冊〈陪唐文學理論的發展與演變>，學生書局，頁二00 。



72 教學與研究第十六期

可見其早年固以「填陷 於方正之路，推時人於禮讓之庭」為職志，為文旨在戒、

勸、安、順;經歷喪亂之徒，感慨益轉深i尤，所為之文，於情雖有退讓、激發、睦.

↑霞、傷閔之異，於意則仍以忠孝、仁惠、公直、節分為勸，冀能匡導時俗，拯救時

弊。

次山個性清真簡樸，以古為尚，故文辭宗自然，斥淫靡。<劉侍御月夜議會序

>云: r 於戲!文章道喪蓋久矣，時之作者，煩雜過多，歌兒舞女，且相喜愛，系

之風雅，誰道是邪?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，為後生之規範，今夕豈不能道情違性，

成一時之美乎? J 可見其平生親風雅，尚古道。至其為文，r綿連長大，以自然為

祖。 J @ r 辭義幽約，譬古鐘聲不借於僅耳而可尋玩 J@ 、「高古淳樸，唐賢鮮有

能及之者 J (動，以自然、幽約、高古淳樸概括次山之人格興風格，頗近之矣。

三、元結寓言之諷諭主題

次山於<二風詩論>謂其詩「欲極帝王理亂之道，系古人規諷之流 J '於<系

樂府十二首>序其作旨在「上感於上，下化於下 J '於<春陵行>言其意在仿國風

「違下情」。其寓言作品與此類詩作，同樣秉持諷諭精神，實踐其救時勸俗之文學

主張。歸納次山寓言之內容、主題，大抵不外三端:於上則陳諭治道、譏刺官吏:

於下則針時時俗，規諷時士;於己則寓懷抱，鳴不平。

(一)陳論治道

<二風詩序>云: r 天寶丁亥中，元子以文辭待制闕下，著《皇誤〉三篇、

〈二風詩〉十篇，將欲求干司區氏以禪天監。會有司奏待制者悉去之，於是歸於州

里。 J (皇謀〉三篇«元謀>、<演讀>、<系誤» ，假設古者純公與天子之

對話，闡論國家頹弊以昌、頹弊以亡之理，乃次山政治思想之系統呈現。

<元讀>論頹弊以昌之道: r 上古之君，用真而恥聖，故大道清粹，滋於至德，

至德蘊淪，而人自純;其次用聖而恥明，故乘道施教，修教設化，教化和順，而人

從信;其次用明而恥殺，故治化興法，因教置令，法令簡要，而人順教。」而頹弊

@李商隱<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>.收於清編〈全唐文〉卷七七九。

@參見公武《邵齋讀書志〉卷四上，別集類〈元子〉十卷 fl集。

@同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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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亡之道，則在於衰世之君，先嚴而後殺，繼者先殺而後淫，繼者先淫而後亂，以

至「乘暴至亡，因虐及瀾，亡械兆鐘，其下憤凶。J <演誤〉則推演其故: r 頹弊

以昌之故，其由上古強毀純朴，強生道德。J r 頹弊以亡之故，其由中古轉生澆眩，

轉起邪詐。」認為風俗教化，由上古之真、聖、純朴至中古之淫、亂、邪詐，彌近

彌寰。其政治觀與其文學觀，同樣真有強烈之尚古、復古色彩，而其對當代風衰俗

敗之不i繭，亦不言可喻。在〈系樂府〉第一首〈思太古〉中，次山描寫太湖居民

「嬰孤寄樹顛，就水捕鵲纜。所歡同鳥獸，身意復何拘?J 之生活，無拘無牽，逍

遙自在，歡同鳥獸，正是決山嚮往之理想、國。

次山主張治國之道在於昏愚自守，返朴歸真，自然無為，r 聖人須極道於常臣，

賢人須滋德於庸君J «演誤» ，故〈系誤〉中皇皇提出理政化民十六事，以諷

諭時君，而歸本於儉樸慈惠。十六事分別為:道德在清純玄粹，不可愚會盪擴:風

教在仁慈諭勸，不可治以澆浮;衣服在禦於四時，不可積以繡綺;飲食在備於五昧，

不可煎熬珍怪:器用在絕於文采，不可耕細珠貝:宮室在省費財力，不可彈窮土木;

苑圍在合當制度，不可牆塹肥饒;賦役在簡簿均當，不可橫酷繁聚;刑法在大小必

當，不可煩苛暴急;兵甲在防制我夷，不可怕恃威武:敗獵在順時教校，不可騁於

殺害;聲樂在節諧八音，不可耽喜靡慢:績牆在備禮供侍，不可寵貴妖豔:任用在

校捕材能，不可授付非人:郊耙在敦本廣敬，不可淫慢禱析:思慮在慎於安危，不

可沈溺近習。順之為明聖之君，逆之為凶虐之主。可謂語語針對時弊，治具畢張。

情李林甫弄權斥賢，次山治國之宏規遠略無由上連天監。

何以次山嚮慕太古社會無爭、無為之境界?蓋社會之動亂，政治之敗壞，起於

貪權者好爭，貪財者好奪!若統治者能辦棄爭奪之心，社會自然純朴清明。可情太

古生活已不復可尋， r 吾行遍九州，此風皆已無。J «恩太古»放眼所見，是

爭相賊虐之材狼虎豹。〈時規〉藉j曼史及中行公(蘇源明)之祝願，嘲諷時權之爭

奪、貪暴，陷百姓於蝕寒勞苦，語勢悲憤頓挫:

乾元己玄，漫吏待詔在長安，時中行2: 掌制在中書。中書有醇酒，時得一醉。

醉中，吏誕曰: r 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，願窮天下醇耐美色以充

欲者之心。」

中行去聞之歎曰: r 于何思不盡耶?何不曰:顧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，分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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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臣父于兄弟之爭者，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?何不曰:願得布串錢貨珍寶

之物，溢於王者府藏，滿將相權勢之家，使人民免饑寒勞苦者乎?J 吏間去

言，退而記之，投於學者，用品時規。

可見社會之動亂，肇因於君臣之爭國鬥殺;百姓之流離死難，肇因於王公將相之欲

堅無邊。因此，唯有去貪、無爭，才能息亂止暴。然欲時人去爭奪、存禮讓，無異

緣木求魚， l'壘堅乃因酒起興:願窮鳥獸蟲魚、醇酌美色以充殺者、欲者之心;中行

公更進而視願:九州億萬、貨寶無數，以滿足爭者、貪者之欲。二者實皆假託不可

能實現之視願'寄託深刻之反諷o

(二)規勉時士

教化之披於民，如風行草懼，上行下效。惜次山所處之時代，乃風教日衰，時

俗益壤之世。〈時化〉中次山慨嘆:r 於戲!時之化也，道德為嗜欲化為險薄，仁

義為貪暴化為凶亂，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，政教為煩急化為苛酷J ' r 時之化也，

性情為風俗所化，無不作狙狡詐誼之心;聲呼為風俗所化，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解;

顏色為風俗所化，無不作姦邪墮促之色。」批判當世道德險薄、仁義淪喪，乃至於

人心之狡詐，表現於聲呼、顏色之諂媚姦邪...... ，可謂針針見血，沈痛至極!而其

寓言作品:<聽論〉、<丐論〉、<心規〉、<戲規〉、<處規〉、<出規〉、〈

惡圓〉、<惡曲〉等，便皆以刺時規士為主題。

〈釀論〉藉台R侯夷奴假為聽言，說侯之過，使台們要及時改過而免禍，諷刺時士

只知苟合當道，不敢匡諦，曾不如卑賤之夷奴!<丐論〉則巧設問答，譏斥時士自

命高尚，羞與丐者為友;實則其言行動靜，無所不丐，較丐者更為不堪:

天寶戊于中，元于遊長安，與丐者鳥友。成曰: r·君友丐者，不太下乎? J

對曰: r 古人鄉無君于，則與雲山島友， ......丐者今之君于，吾恐不得與之

友也。... ••• J

吾既與丐者相友，喻求罷，丐友相喻曰: r 于羞為丐耶?有可羞者，亦曾知

之未也。嗚呼!於今之世有丐者:丐宗屬於人、丐嫁娶於人、丐名位於人、

丐顏色於人。甚者，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餒，丐權家碑顏以容媚惑， ......更

有甚者，丐家族於僕固，丐性命於臣妾，丐宗廟而不取，丐妻于而無辭，有

如此者，不鳥羞哉?吾所以丐人之棄衣，丐人之棄食，提史倚杖，在於路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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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!不然，則無顏容行於人間。夫丐衣食，貧也;以

貧乞丐，心不塹，跡與人同，示無異也，此君子之道。君子不欲全道耶?幸

不在山林，亦宜具史杖隨我，作丐者之狀貌，學丐者之言辭，......吾于無矯

然取不容也。」於戲!丐者言語如斯，可編為丐論，以補時規。

首段藉作者結交丐者之舉動，及其「丐者今之君子」之特異論點以蓄勢;然後

透過丐者丐論，縱勢申說，指出丐者之丐衣丐食，乃「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」

而天下之人，丐宗屬、丐婊娶、丐名位、丐顏色、......幾無人能遁逃於「丐幫」

舉世滔滔，眼皆為丐，則作者既不丐衣食，又不丐宗屬名位等等，豈不成為「異類」

?豈不有違「君子之道J ?故最後丐者勸作者學為丐，以免為流俗所不容!全文正

話反說，逆入順出，徹底揭去「時士君子」之虛偽面具，將彼輩搖尾乞憐之行徑，

罵得痛快淋漓，千載之下猶令人稱快。〈孟子﹒齊人章〉中寫「乞食播間」而驕其

妻妾之齊人，以諷刺世之求富貴利違者;元結<丐論〉亦借丐者以斥刺丐求無度之

人，二篇足以前後輝映矣。

「規者，臣下相互規謀者也。J@次山<心規〉等四篇，旨在以「得志則方正

忠信以顯榮，不得志則介潔靜和以終老」之處世態度，自規規人。<心規〉藉元子

以自主雲山林泉，口鼻耳目為樂，勸人當封包里塞，勿妄言聽，以免招致滅身亡家。

<戲規〉寫元子因戲言而使牧童遭田夫鞭責，戒人勿「苟戲似非J 0 <處規」諭人

既隙居行道，當藏智全璞，忘懷是非。<出規〉則勉人既思為仕，當以正直忠講之

「社禮之臣」自期，於四篇中最為搶炙人口:

元于門人叔將出道三年，及還，元于問之曰: r 爾去我久矣，何以異乎? J

諾曰: r 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，見權貴之盛，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，

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。不數月，自王宏大夫卿相近臣之門，無不至者。

及一年，有向與歡宴，過之可弔;有始賀拜候，已聞就誅。豈不裂封，疆土

未識;豈無印授，懷之未暖。其客得祿位者隨死，得金玉者皆墊，參遊宴者

或刑或免。叔將之身，如犬逃者五六，似鼠藏者八九。當其時，環望天地，

如置在杯斗之中。」

元于聞之，嘆曰: r 叔將，汝何思而為乎?汝若思為社稜之臣，則非正直不

進，非忠議不言，誰手足斧缺，口能出聲，猶極忠言，與氣偕絕;汝若思烏

魯徐帥曾〈文體明辨﹒序說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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祿位之臣，猶當避赫赫之路，晦顯顯之機，如下廠栗鳥，齒食而已。......J

前段藉叔將敘述自己出遊長安，驚心動魄之經歷，揭示富貴功名之虛幻無常。初出

茅蘆者乍見京師權貴之盛， r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 J '過醒醒卑陋之生活，故

亟思 綠登進，汲汲奔走於公卿近臣之門。然而，爬高者必陷於危墜， r 有向與歡

宴，過之可弔;有始賀拜侯，已聞就誅。豈不裂封?疆土未識;豈無印緩，憤之末

暖。」以極度夸飾之詞，強力表現富貴功名的確如回頭轉瞬，迅即消逝，才到手，

命已喪，何其諷刺!後段，元子提供叔將兩條仕路:一為社禮之臣，忠講正直，不

避斧畫成一一留名百世之路;一為碌位之臣，人微官卑，齒食苟活一一留命百年之路。

值得有意問津者三思。

次山既以「正 J r 直」自勉勉人，故於「圓 J r 曲」深惡痛絕，此其所以有<

惡圓>、<惡曲>之作。<惡圓>由乳母為團轉之器以娛悅嬰見一事，導發友人公

植惠圓之論: r 吾閏古之惡圓之士歌曰: r 寧方為車，不圓為卿:寧方為污辱，不

圓為顯榮.I '其甚者，則終身不仰視，曰: r 吾惡天圓』。或有喻之以『天大無窮，

人不能極，連視四垂，因謂之圓。』對曰: r 天縱不園，為人稱之，我亦惡焉! .I .

...入門愛嬰見之樂間，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，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，動圓靜

圖以終身乎? J 意在借過激之言，矯正時人圓滑奉承，隨俗浮沈之劣行。<惡曲〉

寫元子與鄰里會，因曲全當時之歡，以順長老之意，東芭全直之士恐曰: r 若能苟

曲於鄰里，強全一懼，豈不能苟曲於鄉縣，以全言行;能苟曲於鄉縣，豈不能苟曲

於邦國，以彰名譽;能苟曲於邦國，豈不能苟曲於天下，以彰德義。若言行名譽德

義皆顯，豈有鍾鼎不入門，權位不在己乎? J 小為大之漸，微為顯之幾，能曲於懼

顏，擴而推之，必曲於權位，故古之哥、曲者「不曲臂以取物，不曲膝以使坐 J '今

全直之士「未嘗曲氣以轉聲，曲辭以達意，曲步以便往，曲視以回目。」亦是藉聳

動之論調，規諷時士以精粹之正直美德立身，未可以迂闊視之。

(三)寄寓襟懷

次山個性耿介，與時俗之曲圓、淫靡椎鑿仟格。早年隙居商餘，與靈山林泉為

友，作<訂司樂氏〉自喻為韻諧水樂之全聲，感慨世無知音全士賞嫂，此元遺山所

謂: r 浪翁水樂無宮徵，自是雲山韶淒音 o J (砂晚年見呼為 j壘郎、 j壘壁，作<漫論

@元好問〈論詩絕句>三十首之 t-l: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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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，於百家之外自立「漫家J '充分表現其任真自然之性情。

<訂司樂氏〉中，元子耽愛南稽之懸水，乃呼懸水涼石之聲為水樂;樂氏請觀

學，元子使門人以懸水指之，樂氏醜惡慢罵而去。元子慨然嘆:r!懸水涼石，宮商

不能合，律呂不能主，變之不可，會之無由，此全聲也。......司樂氏欲以金石之順

和，絲竹之流妙，商宮角羽'豐然送生，以化全士之耳。」樂氏喜金石絲竹，元子

則愛自然天箱，此其所以不諧流俗也。<漫論〉中之規檢大夫與司樂氏一樣，同為

世俗禮教規範、框架之人:

世有規捨大夫持規之徒來問踅曰: r 古漢然何~ ? J 對曰: r 漫為'h也。」

「漫何以然? J 對曰: r 漫然。」規者想曰: r 人以漫指2者，是他家惡玄

之辭，何得翻不惡;曼而稱;曼為?;曼何規按?漫何操持?漫何是非?漫不足準，

漫不足規;漫無所用，漫無所施;漫也何效?漫焉何師?'h髮已白，無終惑

之! J

賀他首而謝曰: r 吾不意玄之說漫而至於此，意如所說，漫焉足恥?吾當於

漫，終身不羞，著書作論，當為:曼流。於戲!九流百氏，有定限耶?吾自分

張，獨~;曼家。規捨之徒，則奈我何? J

漫雙崇尚自然，故不喜規檢束縛。唯次山之「漫 J '並非放浪形骸，漫無準繩;而

是以「介直方正」之品格為基礎，發展出來之疏放浪漫、樸實真誠之生活型態。因

其行為舉止已有充分之內在道德自律，故一切外在禮法制約乃顯得多餘擾人。次山

對處士張季秀「介直自全，退守廉讓;文學為業，不求人生日。寒餒切身，彌更守分。

J «舉處士張季秀狀»備加讚譽，其理在此。

次山晚年男作有<茅閣記〉、<菊圖記>二篇寓言小品，由壯歲之辭激意切，

憤世嫉邪，至此則轉為語重心長，蘊藉深遠。<菊圖記>云:

毒陵俗不種菊，前時自達致之，植於前庭牆下。及再來也，菊已無矣。徘徊

舊園，唾嘆久之。

誰不知菊也芳華可賞，在蕪品是良辯，鳥蔬菜是佳蔬。縱須地趨走，猶宜徙

植修養，而忍蹲、輸至盡，不愛惜乎?於戲!賢士君子，自植其身，不可不慎

擇所處，一且遭人不愛重，如此菊也，志傷奈何?

於是更島之間，重哇植之。其地近議息之堂，史人不此奔走;迫登望之



78 教學與研究第十六期

亭，挂起不此行列。縱參歌妓，葡非可惡之草;使有酒徒，菊~助興之物。

~之作記，以託後人，并錄蕪經，列於記後。

作者以菊植於前庭而遭人踩踐，植於堂後而供人賞愛之事，體悟「賢士君子，

自植其身，不可不慎擇所處。」於叢爾短製中，冶記事、抒情、論理於一爐，由親

歷之事引發親悟之理、親切之情，特別真摯有昧。君子當慎擇所處，可進則進，當

退則退;若戀棧權位，委曲求全，則何異於菊之遭踐於前庭?若退處林泉，II慣性自

適，亦猶菊之吐芳於堂後，故菊圖實為次山襟懷之表白，而思有以勉諭時士也。

<茅閣記>述孟士源鎮湖南將二歲，因衡陽暑濕鬱蒸，作茅閣以庇其清陰，扇

和爽氣。;欠山從而念及「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，誰似茅閣，蔭而麻之?J r 賢人君

子為蒼生之麻蔭，不如是耶? J 其憂時憫人之情，與杜甫<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〉中

所嘆: r 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J '同樣充滿熾烈之人道精神。

四、元結寓言之寫作特色

(一)篇製:獨立成篇與組篇型態

唐代以前之寓言，無論是諸于寓言或佛經寓言，大多為長篇中之短小片段，作

為論事說理之媒介，寓言故事居於「穿插性」、「解釋性」、「證明性」之附庸地

位，本身並未獨立成篇。初唐、盛唐以來，寓言作品雖多少仍受諸于、佛經寓言之

沾j蹺，而更重要者，乃是受古運動影響，以古文之體製創作寓言，使寓言取得獨立

成篇之地位。首先大量創作獨立成篇寓言之作家，論者多推柳宗元，實則當為元結。

元結所作寓言約二十篇，除極少數為穿插性寓言外(如<與韋洪州書>中插敘之

「 i四上鄰家」故事) ，其餘多獨立成篇。

寓言取得獨立地位，固然有其發展上之意義;然因篇幅侷限，有時勢不能暢所

欲言，乃以組篇型態彌縫之。組篇寓言，分則形式獨立，合則主題共通，如瓣之環

蕊'輻之同聲，相輔相成。次山《皇誤〉三篇、二論«寐論>、<丐論»、四

規«心規>、<戲規>、<處規>、<出規»、二惡«惡圓>、<惡曲> )

等四組作品，皆具組篇寓言型態。各組作品雖不若劉禹錫〈因論七篇〉、柳宗元

《三戒〉、蘇軾〈二魚、說〉等，於篇前有「序 J '總提主旨(~ ，而其命題謀篇用意

則相似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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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山之組篇寓言， (皇謀〉三篇屬順承關係，<元誤〉標舉大端，<演誤〉演

述義蘊，<系讀〉條陳治道，層層遞進;其餘三組屬並列關係:二論分別藉賺牌、

乞丐以反襯寄諷:四規分別就修心、戲言、隱處、出仕四事規諭勸誡;二惡則點圓、

曲之人，勉方、直之士。其構成組篇，皆具有凸顯主題，相得益彰之效。

此外，決山於〈元子〉中之寓言，皆以「元子」作為貫串各篇之主人翁，其後

劉禹錫〈因論七篇〉中之劉子、託名蘇軾所作〈艾子雜說〉中之艾子、劉基〈郁離

子〉中之郁離子、宋擁〈龍門子凝道記〉中之龍門子、蘇伯衡〈空同子曹說〉中之

空同子，其身份與作用皆與元子間。

(二)體裁:因體成篇與會j體立篇

次山寓言之體裁，主要有誤、論、規、記、惡等。其中，讓、論、記等為因體，

規、惠則為創體。

「誤」乃上古陳治國之策之上書。清吳曾祺〈文體賽事言〉云:r 誤，謀也，臣

子以其所謀舉以入告也。自〈尚書〉以下無所見，唐人元次山始效為之。猶之北周

人擬<大詰〉、唐人之補〈逸周書〉也。其詞力求古奧，以期與三代以前相類。」

@誤為〈尚書〉六體之一，其後無有繼作，至次山始效其體而為〈元誤〉、<演誤

〉、<系誤>，假託遠古君臣之對話，以陳諭治國之策，文詞雖不免過於古奧，形

式則仍有可稱。以讓體老樹結合寓言新株，其尚古之志可知。

「論」之立名，始於〈論語) ，劉揖〈文心雕龍﹒論說〉篇中有四品八流之分，

明人徐師曾則謂: r 詳揖之說，似亦有未盡者。愚謂析理亦與議說合契，諷(諷人)

寓(寓己)貝IJ與嚴解同科，設辭則與間對一致，必此八者，庶幾盡之。」並將論分

為八品:一曰理論，二日政論，三曰經論，四曰史論，五日文論，六曰諷論，七曰

寓論，八曰設論。J®依諷以諷人，寓以寓己之別，則決山<賺論〉、〈丐論〉二

篇，可視為諷論體寓言。

@劉禹錫〈因論七篇〉序: r 直到子閒居，作〈因論} ，或間其旨屬歸蠍?對曰:因子為言，有所

自也。......造形而有感，因感而有詞，匪立匪寓，以因為目，<因論〉之旨也。」柳宗元〈三

戒〉序: r 吾值惡世之人，不知推己之本，而乘物以逞。或依勢以干非其類，出技以怒強，竊

時以肆暴，然卒迫于禍。有客談嚷驢鼠三物，似其事，作〈三戒}0 J 蘇軾〈二魚說〉序:

「予讀柳子厚〈三戒〉而愛之，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以招悔，欲蓋而彰者，游吳，得二事於水

潰之人亦似之，作〈二說} ，非有意乎續子厚者也，亦聊以自警。」

@見{ j函芬樓文談〉附錄〈文體揖言> '臺灣商務印書館，頁十七。

@@同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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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記」者，紀事之文也。吳訥〈文章辨體﹒序說〉亨|真德秀云:r 記以善敘事

為主。〈禹貢〉、〈顧命〉乃記之祖。後人作記，未免雜以議論。」又謂:r 記之

名，則始於〈學記>.厥後揚雄作〈蜀記>.而〈文選〉不列其類，劉~不著其說，

則知漢魏以前，作者尚少，其盛自唐始也。」後人作記而雜以議論，李華〈唱執狐

記〉已然，次山〈菊圖書己〉、〈茅閣記>則不唯夾敘夾議，而且抒懷記感，為託物

寓意之作。

「規」為次山創體。徐師曾云: r 按字書云: r 規者，為圍之器也。 J <書〉

曰: r 官師相規 J .言規其闕失，使不敢越，若木之就規也。......規之為名，雖見

於〈書) .而規之為文，則澳以前絕無作者。至唐元結始作〈五規).豈其緣〈書〉

之名而創為此體蠍? J @吳曾祺亦云: r 此體古無所師，唐人以意為之。 J@次山

取規過勸善之囂，運用故事形式，創作〈心規〉、〈戲規〉、〈處規〉、〈出規〉、

〈時規〉等，於寓言體裁之開拓卓有重獻。

「惠」乃「規」之反言見囂，惡團、惠曲，正所以規方、規直也。惟以「惡」

名篇者，古來作品絕少，故未被視為一獨立文體。

(三)題材:取材於現實生活

寓言之題材，包括歷史故事、社會事件、神鬼傳說，乃至動物、植物、器物故

事等，作者以此題材為基礎，加入虛構、想像之成份，賦予諷諭、啟發功能。

次山寓言以於現實生活周遭之社會人事為主，故其篇首，往往記錄事件之時間

背景，如〈賺論>: r 元子天寶中曾預謙於課大夫之座，酒盡而無以續之。... ••• J

〈喻友>: r 天寶丁亥中，詔徵天下士人有一藝者，皆得詣京師就選。... ••• J 可見

其時為己所遭逢之時;有時則寫家居尋常之事，如〈惠圓〉云: r 元子家有乳母，

為團轉之器以悅嬰兒，嬰兒喜之，母使為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。...... J <惠曲〉云:

「元子時與鄰里會，曲全當時之懼，以順長老之意... ••• J 皆以親身之經歷發端敘事，

引起下文，逐步導入主題，點明諷意，如同佛祖現身說法，極為親切。

不過，寓言以現實生活、親身經歷為背景，故事中徵實成份增加，想像空間相

對縮小，難免較缺令馳騁之恩致與活潑之趣味;而且，因為虛構成份較少，作者與

@同@.頁四十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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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諷諭者之間，不易保持客觀、理性之距離，故而作者有時情緒一發不可收拾，愈

寫愈憤擻。李商隙於〈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〉去:r 次山有〈文編) ，有〈後

集) ，有〈元子) ，......作官不至遠，母老不得盡其贅，母喪不得終其衷，間二十

年間，其文危苦激切，悲憂傷酸於性命之際。...••• J 次山寓言之取材，與其生活經

歷、風格形成皆有密切之關係。就今日所存見之次山寓言作品而言，絕大部份取材

於社會現實，此為其特色。

(四)風格:由古質、激切到自然津樸

影響風格之因素，包括作者之才氣學習與作品之文體性質。就前者言，次山秉

性率直純正，而遭世亂俗衰，與物多件，方鑿不容於圓柄，其憫俗憂世之慎，發為

文章，不免慷慨激烈;就後者言，寓言飯以寄託理道，婉言諷勸為依歸，則於社會

人事之缺弊，自有刺識針眨存焉，次山寓言作品之風格，便是以激切諷刺為主調。

若析而奮之，則其生平三階段，亦自然形肢寓言風格之三個不同分期:早期

(天寶六年詣京師就選以前)以〈皇讀〉三篇為代表，時次山涉世不深而一心求用，

恩託言古道以諭今上，文辭稍流於織碎詰屈，風格則近於古質;中期(天寶六年至

廣德元年，次山三十至四十五歲間)為次山寓言創作之主要時期，時亂禍將至而奸

邪當道，正直之士無法力挽狂瀾，與生靈同遭流離之苦，故所作寓言，出語奇響而

風格特為激切:晚年所作，以〈菊團記〉、〈茅閣記〉為代表，時浮沈已久，感懷

已由頓挫而趨於煙淆，風格亦由亢激怨慰而趨於自然淳樸。

五、餘論

次山抱負弘遠，著述甚動，據其自著序記及歷代書志，可知其著作有〈異錄〉、

〈元子〉、〈文編〉、〈猜 3干子〉、〈浪說〉、〈漫言。、〈元次山集〉等七種，

並編有〈塵中集) "惜除所著〈元次山集〉及所編〈塵中集〉外，其餘原書皆已不

存。除因偉佛兵亂，輾轉散供外，孫昌武先生認為係因次山在表現形式上，書用諷

刺筆法，內容上有些荒誕不經，有傷儒家溫良忠厚之正統觀念，以致部份創作被後

人剛削而未流傳下來@。宋代道學家尤其不能容忍次山意涉「譎誕」之作，洪邁

〈容齋隨筆〉卷十四便云...

~孫昌武〈唐代古文運動通論) ，百花文藝出版社，頁七十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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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..又有〈元于〉十卷，李好作序，于家有之，凡一百五篇。其十四篇

己見於〈文編) ，餘者大抵渣漫矯亢，而第八卷中所載客方國二十國事，最

~譎誕。其略云:方國之悟，盡身皆方，其俗惡園。設有問者曰:r 汝心圓?

」則兩手破胸露心，曰: r此心圓耶? J 囡囡則反之。言國之悟，三口三舌;

相乳國之縛，口以下直鳥一竅。無手圈，足使於手;無足圓，膚行如風。其

說類迫〈山海經) ，固已不是。至云:惡國之悟，男長大則殺父，女長大則

殺母;忍國之悟，父母見于如臣見君;無鼻之圈，兄弟相逢則相害;觸國之

哼，于孫長大則殺之。如此之類，皆悼理害教，於事無補。次山<中興頌>

與日月爭光，若此書不作可也。惜哉!®

這類害方國故事，想像誠奇，頗具文學價值，卻因違逆「子不語:'I奎、力、亂、神」

之觀念，而被指斥為 r ~直漫矯亢」、 r 't字理害教 J '殊欠公允。故章學誠云: r 洪

氏謂其〈元子〉十卷，悸理害教o 今觀洪氏所舉害方二十國事，是亦憤世嫉邪之意，

不以文害辭，自亦無傷。J @孫昌武亦云: r 洪邁是一位博學多間的大學問家，但

在評論元結的審方國的寓言時卻固於偏見o 實際這些『譎怪』之詞正有諷世的用意，

且很能表現出決山思致的大膽與寫法的奇拔。J®皆能跳出迂腐之理學泥沼，從文

學、寓言之立場，給予公允之評價o 不過，洪氏略舉二十國之事，令人稍窺其鼎嚮

槓概，亦有德於次山也。'惜次山不知有多少「譎誕」之作，1.里沒於偏見之洪流?即

以〈元子〉而言，噱洪邁云原書r-a-五篇 J '今則僅存約二十篇，其散俠之嚴重

亦可知矣!否則，其寓言題材必更為廣闊，內容必更為豐富o

「唐之古文，自結始，至愈而後大成也。J®唐之寓言，亦自結始，至韓、柳

而後大成。錢基博謂: r 韓愈、柳宗元之有元結，猶陳涉之開漢高，項羽乎!J ~

自古文及寓言之立場，皆為探源之論 o 宋自高似孫於〈子略〉中嘗謂:唐代文人i僅

次山、子厚二公而已~，假令元子著述俱存，則其寓言之所成就，足以「與柳州頡

頡上下 J ®'豈不可能哉?

@洪邁〈容齋隨筆〉卷十四， r 元;欠山〈元子) J 條。

@同@

@同@

@末董遭〈廣川書跋﹒磨崖碑〉。

@錢基博〈中國文學史〉上冊，頁三四 0 0

@高似孫〈子略〉卷四云 . r •••...次山平生辭章奇古不蹈襲，其視柳柳州又英醋，唐代文人惟二
公而已。」收於〈新校元次山集〉附錄三。

@章學誠<元;欠山集書後>: r 次山於文，前人評論已詳Q， ......高氏〈子略〉取與柳州頡頡上下，

似為得之。」




